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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  演 

 

一、 情節大綱 

 

 

元配郁芬帶著女兒與情婦愛玲分頭趕往汽車賓館捉姦，結果她們撲空

了。雙方確信消息可靠，於是決定守株待兔，等先生阿平自投羅網，為了

打發時間，從小一起長大的郁芬與愛玲協議玩角色扮演的遊戲，過往的三

角戀情逐一的浮現。  

 

   

  因為郁芬、愛玲一再的透過扮演的機會挖苦醜化對方，遊戲進展的很不

順暢，他們不斷的岀戲抱怨彼此的演技太爛。隨後兩個女人的戰場蔓延至二

十年前的一段往事，真相因遊戲細節的矛盾拼湊完整，原來當年郁芬並非出

於己願跳樓自殺，而是被父親誤推墜樓；慷慨輸血挽救郁芬性命的也非深情

的阿平，而是第三者愛玲！ 

 

 

兩個女人終於認清了事實，為了宣泄與練習如何教訓那個愛情大騙子，

她們強迫女兒子萱扮演父親，子萱百般無奈下入戲，在她的世界裡愛玲是當

著自己的面與父親苟合的壞女人，母親是任由父親拳腳相向的可憐蟲，甚至

是縱容父親對自己洩慾的幫兇。故事結束了，但她們的扮演遊戲永無止境的

持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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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物介紹 

 

 

        以日常生活洗杯子的經驗作為舉例。假設，在我們的面前分別有紅、黃、

綠等，三個不同顏色的透明杯子。首先，它們分別屬於三個單獨存在的個體， 

    同時我們又可任意組合將其兩兩套疊，甚至還可將它們全套在一起，合而為

一。我們將戲劇扮演時演員與角色的關係套入上述的舉例中，演員演戲時如

同將紅杯（演員）套入黃杯（角色）內，依斯坦尼體系的要求如果技巧夠好

的話，觀眾透過劇場幻覺忽視紅杯的存在，將只看見黃杯當我們面「再活一

次」；中國戲曲審美要求不同，以兩者並存為準，因為觀眾進劇場常是「聽

梅老闆唱貴妃醉酒」；本劇由於扮演遊戲的設定，演員於扮演角色後於情節

中必須二度扮演其他的劇中人（綠杯），如飾演元配或情婦的演員必須同時

飾演彼此與她們的情人，另外飾演女兒的演員要再飾演父親，並且頻繁的進

出穿梭於角色間，加上本劇並沒有第四面牆的設定，演員還可與觀眾直接對

話，換言之，紅、黃、綠三杯並存且迅速套疊。 

 

 

         選擇這種新形式的戲劇結構，是為了突顯本劇主題「戲劇與現實生活

間的弔詭關係」，例如戲裡情婦孫愛玲遊戲時將元配彭郁芬演成了人老珠黃

的黃臉婆，誰能承認自己是棄婦呢？彭玉芬岀戲抗議！請問，被摹仿者都不

能同意的摹仿還算成功嗎？創作者不論其藝術手段差異，一方面力求真實，

一方面又不得承認與真實相距甚遠！ 

 

 

當然，這齣戲的演員是辛苦的，戲劇史上演員為扮演角色而瘋狂的例子

中外皆有，更何況三個杯子胡亂的套來套去呢！因此，需要渴望挑戰的演員

讓本劇成為完整的藝術創作。 

 

 

 



 3

    彭郁芬 

           

          女，45歲，詹志平的元配，體態豐腴駐顏有術，散發著總經理夫人

的貴氣。某慈善基金會的董事，藉由宗教的力量撫慰因丈夫長年外遇

脆弱的心靈。 

 

 

    孫愛玲 

           

          女，45歲，詹志平的情婦，性感嬌媚伶俐自信，典型迷人的熟女。

還稱不上資深藝人的中生代女明星。出道近二十年，作品眾多但也從

沒大紅大紫過，早年曾摘下金鐘獎后冠，諷刺的是所飾演的還是介入

別人幸福家庭的情婦。 

 

 

    詹子萱 

           

          女，20歲，詹志平與彭郁芬的獨生女，成天拿著 DV探索世界。從

小在母親的強迫下四處捉姦。考上了戲劇系卻討厭演戲的她，事後證

明她的演技一點也不差。 

 

 

    詹志平 

          一個在戲裡不斷被扮演卻始終沒有出現在舞台上的角色，至於他的廬

山真面目，要觀眾自行拼湊與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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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場景說明 

 

 

       陳舊俗氣的廉價汽車賓館房間，舞台中上區有台階通往上舞台約略一人

高的平台，平台上設有兩張藤椅與小茶几，是供人欣賞落地窗外（天幕投影）

的台北市夜景，平台左右兩側貼近翼幕處有不繡鋼材質的簡易衣架，讓孫愛

玲與彭郁芬換裝扮演時使用。平台下方舞台左區有一張彈簧床，右下區是一

張雙人絨布沙發，旁邊有一盞亮度不足的立燈，整個房間瀰漫著一股消毒水

刺鼻氣味。 

 

 

       由於本劇使用大量的平面及動態的影像素材，劇場需備有投影裝置，天

幕既用來點出戲劇時空，同時也是子萱的腦中幻想，因此在劇本寫作體例上 

   動態影像切入時改以電視劇本格式寫作，讓讀者閱讀時方便區隔。 

 

 

       總之，舞台的陳設風格不拘，簡陋也無所謂。因為空地上拿著超級小刀

切雜草，摹仿媽媽煮飯的小女孩，不會因為道具的粗糙而壞了她遊戲的興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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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場 

 

時空設定：現代，台北近郊某汽車賓館 

人物：郁芬、愛玲、子萱 

 

（天幕：投影畫面淡入，以下是郁芬母女趕往汽車賓館的途中，子萱用 DV紀錄

下的過程。） 

 

△ 主觀鏡頭，汽車行駛沿途街道雜景 

郁芬（OS）：不要拍了啦！媽跟你說，待會看到那個野女人幫你媽打爛她的嘴！ 

聽到沒？ 

△ 主觀鏡頭轉向郁芬，她正一邊補粧描口紅，嘴上也沒閒著滔滔不絕的罵著， 

十分滑稽。 

郁芬：不要臉的狐狸精，又約妳爸去開房間，實在是有夠過分！這次要是讓我 

堵到喔，一定給她好看啦！ 

△ 郁芬見子萱沒回應，火大動手撥鏡頭 

郁芬：跟你說話聽到沒？ 

△ 主觀鏡頭一陣晃動後，鏡頭轉向，子萱開始自拍 

子萱：聽到了啦！我真的很忙耶，不但要幫你撞門、掀棉被，還要忙著拍照存證， 

現在又要幫你扁人！妳多找些幫手不行嗎？ 

郁芬：少囉唆啦！運匠，麻煩你開快一點！ 

△ 計程車加足馬力向前俯衝 

 

（天幕：影片淡出） 

（舞台：天真的童音，兒歌《泥娃娃》音樂下） 

（天幕：片刻，一張張三五歲天真無邪的孩子玩辦家家酒的照片，隨節奏堆疊而

出。他們正陶醉扮演自己的父母） 

（舞台：照片持續堆疊時，右下舞台區的光圈下子萱專注的看著 DV螢幕，忘情

的笑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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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子萱的 OS出，音量被刻意的放大、扭曲） 

 

子萱（OS）：亞里斯多德《詩學》第四章：「作為一個整體，詩藝的產生似乎有

兩個原因，都與人的天性有關。首先，從孩提時候起人就有「摹仿」

的本能。人和動物的一個區別就在於人最善於摹仿，並通過摹仿獲

得最初的知識。其次，每個人都能從摹仿的過程中得到快感、、、、、、」 

 

（舞台：音樂驟變！氣氛詭異！） 

（天幕：改投影一系列子萱年幼時郁芬帶著她捉姦的照片。內容諸如：街頭母子

鬼祟跟蹤、父親與愛玲依偎走入旅館的背影、郁芬子萱激動撞門、入房

後兩人衣衫不整郁芬怒搶棉被、郁芬愛玲激烈扭打等等。） 

（舞台：捉姦系列照投影同時，郁芬、愛玲，隨音樂節奏緩緩自左右翼幕步出，

慢慢的觀眾將發現他們刻意的摹仿著彼此的動作與表情，像是在玩劇場

遊戲「照鏡子」似的，隨後他們轉身緩步奔向天幕中投影的自己，兩人

的影子被刻意放大，投射於照片之上，最後他們擺出了與照片中激烈扭

打一模一樣的姿勢，製造舞台與天幕兩個時空疊合的意象） 

（舞台：上舞台區的平台左右兩側各有一個光圈漸亮，圈內陳設著衣架，上頭掛

著供他們扮演的衣物；兩人從扭打的姿勢鬆懈下來，各自走向光圈當著

觀眾的面依序換裝，郁芬套上了西裝外套，帶起禿頭頭套化身成為她心

愛的老公，情婦愛玲套上連身洋裝化身成為大老婆郁芬，兩人定格） 

 

子萱：（指郁芬）她！叫彭郁芬也就是我老媽！永裕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的總經理

夫人，另外她還有一個很鳥的頭銜「清涼音慈善基金會的常務董事」！ 

 

（子萱按下 DV撥放鍵，天幕投影一張郁芬參加法會身穿袈裟跟著師父誦經的照

片） 

 

子萱：你們絕對無法想像一個平時無私無我，奉獻犧牲於大小慈善活動的師姐，  

      可以在一瞬間造那麼多的口業！尤其是當老媽發現老爸又去找她（指愛 

      玲）的時候。孫愛玲！我爸的情婦！老爸要我叫她孫阿姨，在我媽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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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叫她狐狸精！她是一個既稱不上過氣但也不算ㄏㄤ的演藝人員，不過 

拜最近那些低製作成本的談話性節目走紅的關係，作風大膽樂於自曝八卦 

的她，通告多到連自己都不敢相信，於是她也就密集的出現在各大頻道間， 

四處哭訴身為第三者不為人知的苦楚與辛酸！ 

 

（子萱再按 DV撥放鍵，天幕投影一張愛玲參加談話性節目錄影，一把鼻涕一把

淚的照片） 

 

子萱：這兩個女人啊，從小一起長大。 

 

（天幕投影愛玲、郁芬，泛黃兒時照片） 

 

子萱：一起讀書！ 

 

（天幕投影愛玲、郁芬穿著高中制服配上清湯掛麵的髮型，努力啃書本的模樣） 

 

子萱：後來他們一起考上大學，一起去聯誼！一起認識我老爸！ 

 

（天幕投影三人三貼一台野狼一二五的窘狀。因為拍攝角度的關係，看不見男主

角阿平的臉） 

 

子萱：（指著天幕內爸爸的背影）那個人就是我老爸！你們很好奇我爸帥不帥吧？

可惜這張照片看不到他的臉，不過沒關係，你們看我也一樣，因為大家都

說我是老爸的翻版，不過你們得發揮一點想像力喔，因為老爸的頭髮少的

可憐！他們那時代聯誼超ㄙㄨㄥˊ的，要玩抽機車鑰匙的遊戲，因為當天

少一個男生，所以他們只好共用一個男伴！後來也就共用一個老公，結果

就、、、、、、 

 

（天幕投影兩人互毆掛彩，鼻青臉腫慘不忍睹的特寫照片） 

子萱：狐狸精在場，那我們的男主角哪去了？剛才我跟我媽踹開房門後才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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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間裡居然只有孫愛玲一個人，依照她的說法，她也是接到告密電話才趕

來捉姦的！大小老婆見面分外眼紅，經過一場腥風血雨的爭執後，她們協

議在這等老爸自投羅網，為了打發時間，她們竟然決定要耍白痴、裝可愛

大玩「角色扮演」的遊戲，於是媽就打扮成這怪模怪樣去演爸爸！孫愛玲

套上媽的洋裝演她恨之入骨的彭郁芬！這個故事就從這一場本世紀最無

厘頭、最白目的 COSPLAY 遊戲開始說起。 

 

（燈光漸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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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 

 

時空設定：接續上一場，台北近郊某汽車賓館 

人物：郁芬、愛玲、子萱 

 

（燈驟亮，此時觀眾才能清晰的看清楚房內的陳設。陳舊俗氣的廉價汽車賓館房

間，中上區有台階通往上舞台約略一人高的平台，平台上設有兩張藤椅與小茶

几，是供人欣賞落地窗外（天幕投影）的台北市夜景。平台下方舞台左中區有

一張彈簧床，右下區是一張雙人絨布沙發，房間瀰漫著一股消毒水刺鼻氣味。） 

 

（郁芬（戴禿頭頭套身上披著西裝）扮演先生，愛玲（套上郁芬的洋裝）扮演郁

芬，雙方準備就緒，隔著茶几分坐於藤椅上。扮演遊戲即將開始，卻絲毫沒有

愉快的氣氛，他們怒視著彼此，火藥味十足。片刻，郁芬刻意的壓低嗓子，豪

邁的笑了幾聲，她入戲扮演，愛玲不甘示弱加入扮演） 

 

郁芬：郁芬先喝點咖啡！ 

愛玲：謝謝！ 

（愛玲端起咖啡，嚐了一口，故作甜蜜狀） 

郁芬：郁芬！今晚的一切都是我精心替妳安排的，希望妳會喜歡！你看從這望出

去（指向天幕）可以鳥瞰全台北市的夜景！ 

（郁芬、愛玲看著天幕上的夜景，兩人陶醉的欣賞著） 

郁芬：郁芬你看！那是台北一零一！那是新光三越！你來找找我們家在哪？ 

愛玲：我們家？在哪？在哪？我找不到！ 

郁芬：往那個方向看看！目標很明顯的。 

（郁芬走向愛玲，溫柔的將手搭在愛玲的肩上，這個舉動引發了愛玲的不悅，愛

玲原想掙脫，想想放棄，決定還擊） 

愛玲：〈故意的〉在哪？我沒看見？我沒看見？（指著另一端）啊！那是美麗華

摩天輪！我找到愛玲的家了！（曖昧的）妳老實說，最近妳三天兩頭不回

家睡覺，把我一個人孤零零的丟在家裡，是不是都在狐狸精那過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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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芬：（岀戲）孫愛玲，妳！ 

（愛玲挑眉刻意炫燿著，想激怒郁芬。郁芬深呼吸調整情緒再入戲） 

郁芬：喂，這麼浪漫的時刻提那個「沒營養」的女人幹麻？多掃興啊！ 

愛玲：（出戲）妳！ 

（郁芬得意同樣挑眉還擊，愛玲負氣繼續入戲扮演） 

愛玲：阿平！我們有好幾年沒有像這樣一起約會看夜景了吧！ 

郁芬：啊？是啊，是啊，平常公司裡煩人的事情特別多！無意間也就把你冷落了，

妳放心，以後我們一個禮拜最少約會一次，孩子也大了，我們是該再重溫

年輕時的兩人世界甜蜜時光。 

愛玲：（吃味）啊！一個禮拜才約會「一」次喔！比起來「愛玲」可幸運多了！

這個星期他已經和你一起吃過「兩」頓晚飯，看了「三」場電影了呢！對

了！對了！這個星期六、星期天，你們不是約好飛去香港吃大閘蟹嗎？一

星期才約會一次啊，實在是太不公平了啦！  

郁芬：（負氣）我這個禮拜没空！我和妳約好了要出門，妳忘了嗎？ 

愛玲：（緊張）出門？上哪去啊？ 

郁芬：（思索著）啊！上哪去？ 

愛玲：妳說啊！妳說啊！妳給我說清楚，到底要上哪去？ 

郁芬：奇怪了！明明是「妳」彭、郁、芬，約我出門的！妳問我要上哪去？ 

愛玲：我？（出戲）我哪知道妳要帶阿平去哪啊？ 

郁芬：（岀戲）妳怎麼會不知道？妳現在演誰啊？ 

愛玲：演妳啊！ 

郁芬：我是誰？我不是彭郁芬嗎？ 

（愛玲愣住，啞口無言，郁芬索性將頭套扯掉，現場靜默片刻） 

 

（一旁無趣的子萱嘆了口氣） 

子萱：嗐！兩個無聊透頂的女人！走了啦，媽！我們要等到什麼時候啊？ 

郁芬：等到妳老爸出現，把話給我說清楚！ 

子萱：那爸要是不出現呢？ 

愛玲：那我們就等到她出現為止！ 

子萱：我現在要幹麻啊？接著看你們玩 COSPLAY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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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玲：怎麼樣？還敢玩嗎？ 

郁芬：玩就玩！怕妳不成！ 

（郁芬又戴上頭套，兩人再度入戲） 

子萱：嘿！嘿！妳們兩個、、、、、、 

（子萱放棄，繼續欣賞這齣無聊透頂的戲） 

 

郁芬：算了！這種那麼難看的夜景沒什麼好看的！郁芬我們下去好好聊聊！ 

愛玲：好啊！ 

（郁芬挽著愛玲走下台階，坐到絨布沙發上，兩人入戲虛偽的笑著） 

愛玲：阿平！既然你這個週末不陪那個野女人去香港了，我們來計畫一下我們要

去哪去渡假？ 

郁芬：好啊！好啊！想吃大閘蟹台灣吃不到嗎？再說，陪那種没格調、没品味的

女人出國實在太煞風景！ 

郁芬：那我們要去哪好呢？墾丁！你說怎麼樣？ 

愛玲：墾丁！不好吧！我這一身肥滋滋的贅肉，在南灣沙灘上晃來晃去，你說多 

      嚇人啊？海邊不是我這種身材走樣的棄婦去的地方，海邊是孫愛玲那種身

材火辣勻稱，保養有術的美女去的！ 

郁芬：（岀戲）孫愛玲！妳！（入戲）那去杉林溪！那是我們相識定情的地方？ 

愛玲：那也是你和愛玲相識定情的地方！那次聯誼她也去了，我們還三貼共乘一

部機車，結果半路還爆胎，你忘了嗎？ 

郁芬：就是因為有那個死肥婆！大屁股把輪胎給壓爆了！害得我們推車回家！ 

愛玲：〈出戲〉你把話給我說清楚誰是死肥婆？ 

郁芬：〈出戲〉當然是你啊！死肥婆！大屁股！懷疑嗎？ 

愛玲：好！妳給我記住！ 

（愛玲深呼吸，再度入戲企圖再掀戰火） 

愛玲：所以我說杉林溪不是什麼約會的好地方，還是換個地方吧！要是一不小心 

     讓那個野女人知道了，說不定她還會來個不期而遇，到時候場面有多尷尬 

啊？ 

郁芬：「她」敢來湊熱鬧，我就打斷她的狗腿！ 

愛玲：你敢不跟她一起去香港，你就不怕「她」打斷妳的狗腿！我看啊！你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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乖乖跟著我上山找師父，陪著師兄師姐、和尚尼姑一塊誦經祈福吃齋唸佛

吧！ 

 

郁芬：（岀戲）孫愛玲！做人不能太過分喔！ 

愛玲：怎麼？不喜歡？那我們去臭氣沖天，到處爬滿蟑螂老鼠的垃圾場裡揀鋁

罐？要不到安養院去幫植物人擦澡也可以、、、、、、 

郁芬：（出戲）孫愛玲！我什麼時候強迫阿平跟我去作那些善事！ 

愛玲：（岀戲）是啊！你沒有強迫，只有威脅！別以為我不知道，阿平全都向我 

抱怨過了。 

郁芬：他跟妳說什麼？ 

愛玲：他說你大半夜的發神經不讓人睡覺，硬拖著他去太平間站在屍體旁念經， 

嚇的他一整個月都睡不著覺！ 

郁芬：能夠幫往生者助唸是多大的功德你知道嗎？ 

愛玲：好不容易放兩天假，妳讓他好好休息，才是最大的功德！你知道阿平在辦 

      公室裡壓力有多大？她需要的是徹底的放鬆，懂嗎？ 

郁芬：公司裡的事我會不清楚？底下那麼多部署任他使喚，他只需要蓋蓋章、簽 

      簽字，能有多大壓力？ 

愛玲：他最大壓力就來自於妳這位千金大小姐，公司上上下下誰不知道他是董事 

長的女婿！誰不知道他只是你們彭家的傀儡？連警衛都笑他這個總經理

是幹假的！ 

（郁芬無力反擊了，扯下頭套，眼淚不聽使喚的往下流） 

 

愛玲：又來了！每次吵架就只會哭哭啼啼的在那裝可憐搏取同情！ 

郁芬：我沒有裝可憐！我沒有！沒有！ 

愛玲：少來了！妳別以為妳在我背後做了什麼好事我不知道！ 

郁芬：我做了什麼？ 

愛玲：我枕頭套裡那些亂七八糟的符是怎麼回事？ 

郁芬：我！ 

（郁芬啞口無言，眼神閃爍著，默認了） 

子萱：媽！你真的跑到她家放符咒喔？你是電視新聞看太多囉！狐狸（改口）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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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姨，妳沒事吧！ 

愛玲：當然沒事！要不然我還能好端端的站在這嗎？我看一定是山上那群江湖術

士給你岀的歪點子吧！ 

郁芬：放符咒不關師父的事。 

子萱：那你那些符是哪來的？ 

郁芬：（吞吞吐吐）是我看自己看分類廣告買來的。 

愛玲：我看你啊是碰上詐騙集團了！彭郁芬！我說你好歹也是個大學畢業生，怎 

麼那麼沒常識去相信那些怪力亂神的東西？ 

郁芬：是！我沒常識！我沒水準！但是只要是能讓你不要再陰魂不散纏著阿平 

，多可笑的事我都願意去做。 

愛玲：請修正妳的用詞，搞清楚是阿平離不開我，不是我纏著他不放，OK！ 

郁芬：好啊！搶人家老公的騷貨還理直氣壯的啊！我今天不打爛妳的臭嘴本小姐 

     就不姓彭！ 

（郁芬順手操起床邊的立燈當武器，做勢要打，愛玲不甘示弱拿起花瓶對峙著） 

愛玲：來啊！妳以為我怕妳啊？來啊！ 

郁芬：子萱！愣在那幹麻，還不幫你媽打這個狐狸精！ 

子萱：啊！媽！說好的這只不過是為了等爸爸，一邊打發時間的遊戲，何必那麼

認真啊？你很沒風度耶！ 

愛玲：聽到沒有！你女兒都嫌你沒品！ 

（子萱一臉為難） 

郁芬：你不動手是不是？媽自己來！ 

（郁芬氣不過真的動手，緊要關頭子萱的手機響了） 

子萱：停！  

（雙方停手，子萱接電話） 

郁芬：是你爸？問他死到哪去了？ 

愛玲：他人在哪？  

（片刻，子萱掛上電話） 

子萱：催繳通知啦，爸又忘了幫我繳電話費了！ 

 

（郁芬、愛玲像洩氣的皮球各自退開，或許經過這一場胡鬧，兩人也都累了！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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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坐到床沿上喘著大氣，愛玲索性慵懶的躺到沙發以上，點上一根涼煙，他看

了看郁芬，將煙遞給郁芬，郁芬並沒有接） 

 

郁芬：早就戒！你自己抽吧！ 

子萱：媽，你會抽煙喔？我怎麼不知道？ 

郁芬：還不是那時候你爸跟她藕斷絲連的，媽心情不好才、、、、、、小孩子問

那麼多幹麻？ 

（愛玲抽了一口煙，心情舒緩多了） 

（隔壁突然傳來一陣曖昧的呻吟，三個女人尷尬極了） 

 

愛玲：仔細想想我們還真無聊，三個女人居然在汽車賓館裡開房間玩這種無趣的

遊戲。 

郁芬：無趣？還好吧！至少玩起來還挺開心的。 

愛玲：妳說到重點了！我們都透過這場遊戲抒發自己的情感，但剛才我們演的內

容很真實嗎？還是很虛假呢？比方說，剛才妳演的阿平，除了髮型很傳神

外，其餘的一點也不像他，現實的阿平迷人多了，否則我們倆也不會為了

他爭的死去活來的，不是嗎！ 

郁芬：你演的我也不像我！甚至連頭髮都不像！ 

愛玲：我同意！我演的是不像，甚至有刻意醜化的嫌疑。雖然當場批評金鐘獎影

后的演技爛有些太直接了，不過我完全同意妳的指正。 

郁芬：拜託！妳別忘了，得獎的那部連續劇妳演的是情婦而不是元配！ 

（郁芬一臉得意） 

愛玲：你不要誤會，我並不想激怒妳，我指的是一種感覺，一種我說不上來，很

奇怪的感覺。 

郁芬：妳發神病啊，講話顛三倒四的？ 

愛玲：你想，我們都承認自己剛才演的很爛對不對？ 

郁芬：很爛？ 

愛玲：我指的是很不像，很假。 

郁芬：然後呢？ 

愛玲：這就很矛盾啦！我們既然知道不真實，卻還演的那麼起勁，那麼過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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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到底在幹麻？ 

（郁芬一臉茫然） 

愛玲：你還是不懂？就比如你自己都覺得不像阿平，你還要帶那個可笑的頭套？ 

      既然承認這齣戲很虛假，卻還要力求真實！你不覺得這個問題很有趣嗎？ 

（郁芬想了許久） 

郁芬：妳的意思是怪我演的很爛喔？ 

（顯然郁芬還是不懂，愛玲放棄了） 

愛玲：算了！我們換個話題！ 

（突然子萱突兀的拍手） 

子萱：哇賽！孫阿姨！妳剛才講的比我們系上那些不知所云的教授好多了，太屌

了！  

愛玲：（興奮）妳聽懂了？妳聽懂了！ 

子萱：懂了！懂了！妳剛剛指的是演員與角色之間弔詭的關係對吧！ 

愛玲：妳形容的很準確！演員與角色之間弔詭的關係，說的太棒了！ 

子萱：我不喜歡上表演課就是這個原因，明明就是我自己，還要逼我去相信我自

己是另一個人，弄得跟（台語）起乩，還是鬼上身一樣，難受死了！ 

愛玲：你很難受嗎？平常我還蠻享受那種過程的，只是今天我不太想。 

子萱：如果我的「表演方法」是你教的話，我就不會被當掉了！孫阿姨，妳不知

道我們系上的教授超瞎，自己講的不清楚還怪我不心靜不下來。 

 

（子萱愛玲熱絡的態度，引來郁芬的不悅） 

郁芬：夠了沒啊！你們很熟嗎？怎麼有那麼多話好聊啊！ 

（子萱膽怯的後退了幾步） 

郁芬：愛玲！我想妳今天來的目的，也不是這麼熱心的幫我女兒上表演課吧？我

不想浪費時間，坦白告訴妳，我實在是恨透了成天跟你在那諜對諜的生活

方式！妳也知道，我有嚴重的躁鬱症。 

愛玲：所以呢？我就必須把阿平讓給你？現在這個世界沒有躁鬱症的才是異類！ 

郁芬：我上個禮拜才吞了兩百顆安眠藥，不相信妳可以問子萱。 

愛玲：又來了！妳能不能換點新把戲，別老是想拿死來綁架所有的人！ 

郁芬：相信我，我是真的很痛苦，我沒有威脅任何人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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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玲：還說沒有！當初要不是妳以死威脅阿平，阿平娶的人會是妳嗎？是嗎？ 

（郁芬近似歇斯底里的反駁） 

郁芬：妳要我說幾次？我沒有威脅阿平！沒有！ 

（郁芬、愛玲兩人對峙著，定格） 

 

子萱：好了，這兩個女人又要開始翻舊帳了！她們指的是一段老掉牙的往事，話

說二十多年前台北市某棟大樓天台上，當天的天氣陰雨綿綿、、、、、、 

 

（舞台區燈漸暗，郁芬、愛玲分別走回上舞台區衣架旁換裝，郁芬改換下述影片

中愛玲的服飾；愛玲則戴上禿頭套換成影像內阿平的服飾，替下一段角色扮演

預作準備。他們換裝時觀眾可見兩人剪影，並與影片同時進行） 

（天幕：投影影像，以下是十八年前兩人相約於郁芬家頂樓天台的談判內容，拍

攝時服飾及角色造型皆須以十八年前的風格為原則，畫質宜泛黃陳舊） 

 

△  影像逐漸清晰，空曠的大樓天台，天空灰朦朦的飄著雨絲 

△  年輕的郁芬與愛玲相隔數步之遙對望著 

△  愛玲的臉上佈滿雨水，一陣風襲來，吹亂了她的長髮顯得有些狼狽 

愛玲：阿平呢？怎麼沒來？ 

郁芬：不知道，我也在等他。 

△  雙方靜默片刻，風持續呼呼的吹著 

郁芬：愛玲，恭喜妳！這是妳的機票和入學通知單。 

△  愛玲皺起眉頭 

郁芬：妳不是一直想到美國讀書嗎？手續我都幫你辦妥了！妳只需要到在台協會

辦理簽證就可以成行了。 

△  愛玲冷漠的看著郁芬，郁芬箭步上前將信封塞到愛玲手中 

郁芬：收下吧愛玲！我已經跟我爸說好了，他會負責妳在美國的一切開銷。 

愛玲：這算什麼？分手費還是遮羞費？ 

郁芬：妳不要這麼固執，妳算一算妳得兼多少家教才能籌到這些錢？收下這筆錢

妳馬上就能飛到美國實現妳的夢想！ 

愛玲：不可能！我不能這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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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郁芬見愛玲堅持，牽起愛玲的手 

郁芬：（哀求）愛玲，妳聽我說！從小妳就比我獨立有自信，往後妳要遇上比阿

平好上千萬倍的男人太容易了。而我，除了阿平之外什麼也沒有了！妳到

美國去過妳的新生活，把阿平讓給我吧！ 

愛玲：難道我們就不能把結果，交給阿平自己去選擇嗎？ 

△  郁芬絕望的啜泣著 

愛玲：拿回去吧！這筆錢我不能要！ 

△  郁芬並沒有接回信封，片刻，愛玲鬆手，信封飄落在地上 

△  愛玲轉身離開 

郁芬：愛玲！ 

△  愛玲停下腳步，不忍回頭，用餘光看著郁芬 

愛玲：讓阿平決定吧！我回家去等消息！ 

△  愛玲跨步離開 

郁芬：愛玲！愛玲！ 

△  愛玲加快腳步，走遠 

△  絕望的郁芬望著被雨水打溼的信封，有了決定。 

郁芬：好！我成全你們！我成全你們！ 

△  郁芬緩緩的走向圍牆邊，頭往外望 

△  主觀鏡頭，大樓底車水馬龍，如萬丈深淵讓人不寒而慄 

△  畫面淡出，救護車警笛聲大作 

△  跳鏡頭，醫院急診室外，屋簷下阿平背對著鏡頭，他來回踱步，焦躁的抽著

煙 

△  阿平將煙踩熄，特寫一地的煙頭 

△  愛玲入鏡，伸手拍了阿平的肩膀 

△  畫面定格 

 

（舞台：換完裝的郁芬（扮演愛玲）、愛玲（扮演阿平），迅速的擺出與螢幕畫面

一模一樣的姿勢，影片時空與舞台時空再度相融） 

（舞台燈亮） 

（郁芬拍愛玲肩膀，愛玲回頭） 



 18

愛玲：愛玲，妳來了！ 

郁芬：郁芬怎麼樣了？ 

愛玲：醫生正在搶救當中，還沒有脫離險境。 

郁芬：她怎麼會這麼傻！ 

子萱：（大喊）等一下！等一下！ 

（兩人從戲裡鬆懈下來） 

愛玲：怎樣啦？ 

子萱：你們這樣跳太快了（指觀眾）觀眾會看不懂啦！（對觀眾）事情是這樣的，

因為爸爸始終沒有出現，她們決定繼續玩角色扮演的遊戲，不過呢，這

次孫愛玲演的是我老爸，我媽去演她最討厭的狐狸精，這樣你們懂嗎？ 

愛玲：廢話連篇，觀眾沒那麼笨啦！ 

郁芬：大人演戲，小孩插什麼嘴啊！ 

子萱：對不起！對不起！你們繼續、繼續。 

（愛玲入戲焦躁不安，片刻，兩人都不開口，郁芬一臉茫然） 

郁芬：（笑場）演到哪？我忘了！ 

愛玲：（岀戲）喔！怎麼那麼笨啊！ 

郁芬：不要這樣，我又不是專業演員。 

愛玲：算了，不怪妳，看著另一個人叫自己的名字是有些不習慣。演到妳趕到醫

院，不對，是「我」趕到醫院，然後「我」問「妳」郁芬怎麼樣了？唉！

又錯了，應該是「我」問「阿平」郁芬怎麼樣了！反正，妳演的是愛玲，

我是阿平！妳懂了，對吧？ 

郁芬：（不耐煩）懂啦！懂啦！ 

（兩人入戲繼續扮演） 

郁芬：郁芬怎麼樣了？ 

愛玲：醫生正在搶救當中，還沒有脫離險境。 

郁芬：她怎麼會這麼傻！ 

（雙方陷入愁雲慘霧中，兩人焦急來回交錯踱步，隨著交錯次數的累積，氣氛越

來越尷尬，始終沒有人願意接辭，顯然又出錯了。終於，愛玲憋不住了，拼命

嘟嘴示意郁芬要接戲，但郁芬並不領情，反而好奇看著愛玲的怪表情） 

郁芬：（岀戲）幹麻？妳嘴巴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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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玲：妳才嘴巴痛！該妳說話了啊！ 

郁芬：該我說話？說什麼話？ 

愛玲：妳應該說：「阿平！好好照顧郁芬！祝你們幸福！」然後痛哭流涕（啜泣

著），懂嗎？ 

（郁芬一臉懷疑） 

愛玲：妳不相信喔？ 

郁芬：我傷的那麼重，妳高興都來不及吧？ 

愛玲：真的啦！妳當時在急診室裡睡的像死豬一樣，妳不知道當時的情況。 

（郁芬顯然還是半信半疑，勉強的入戲配合） 

郁芬：（心不甘情不願）阿平！好好照顧郁芬！祝你們幸福！ 

（愛玲（飾阿平）突然激動的緊抱著郁芬（飾愛玲）的大腿不放，苦苦哀求著） 

愛玲：愛玲！愛玲！你不能走！你不能走！我愛的是妳不是郁芬！我怎麼會娶那

隻老母豬！ 

（郁芬氣憤一腳踹開愛玲） 

郁芬：妳放屁！阿平才不會說這種話呢！ 

愛玲：真的啦！我發誓我說的都是真的！好啦，我承認，除了最後一句老母豬是

我自己加的以外，其他全部都是事實。 

郁芬：才怪，阿平對我說，是他叫妳滾蛋，妳死也不肯，然後妳抱著阿平的大腿

不放！ 

（郁芬反過頭來激動抱著愛玲的大腿） 

郁芬：阿平！阿平！你不能走！你不能走！你愛的是我不是郁芬！你怎麼能娶那

隻老母豬！ 

（兩人再度定格） 

 

子萱：看來她們兩人對這段二十年前的往事有很大認知上的差異，不過後來他們

接受了我的建議，既然在我媽急救的同時，老爸與孫阿姨曾經有過接觸

是雙方都承認的共識，至於那隻老母豬指的是誰就交由兩人各自去解

釋，暫且稱為「一段戀情各自表述」！兩位請繼續，後來呢？後來發生

什麼事？ 

愛玲：然後突然有一位護士小姐跑過來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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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萱：說什麼？ 

愛玲：護士小姐說，血庫的O型血已經用光了，她讓我們趕快去買血，否則郁

芬就沒救了。 

（郁芬、愛玲迅速的自然入戲） 

郁芬：啊！這一時之間要我們去哪買血呢？ 

愛玲：愛玲，妳和郁芬都是O型的，妳救救郁芬吧！ 

（郁芬一臉懷疑） 

郁芬：是妳！ 

愛玲：（出戲）妳又演錯了啦！我當時沒有任何遲疑就跟著護士去抽血了！ 

郁芬：妳太誇張了，阿平明明告訴我是他輸血救我的？ 

愛玲：妳有點常識好不好，阿平是AB型他的血能輸給妳嗎？ 

（事實擺在眼前，郁芬啞口無言） 

 

子萱：看來這回她（指愛玲）說的才是實話！ 

郁芬：詹志平，你竟然騙了我整整十八年！沒事還老拿這件事當作要我原諒你的

藉口，什麼「妳身體裏流著我愛的鮮血！」你這個殺千刀的王八蛋！ 

愛玲：妳看吧！所以我說妳演的我一點也不像我，事實的我遠比妳想像的善良的    

      多。 

郁芬：妳不必在那冷言冷語，妳如果真的善良的話，就不該在我跟阿平結婚之後

還跟他糾纏不清！ 

愛玲：我的遭遇並不會比妳幸運，當時我一個人到美國舉目無親，兩個月後阿平

到美國求我跟他回去，要不是我發現我（猶豫）我懷孕了我也不會回來！ 

子萱：不會吧！弄了半天我不是獨生女喔，是弟弟還是妹妹啊？ 

愛玲：妳別搞錯，我懷孕比妳媽要早的多！ 

子萱：啊！原來我才是別人的妹妹！ 

郁芬：別聽她胡說，妳爸說她根本沒有懷孕！ 

愛玲：我沒有胡說！ 

郁芬：那孩子呢？ 

愛玲：回來之後不到一個星期就流掉了！ 

郁芬：那就是死無對証囉！阿平說是妳騙他你已經懷孕了，他才答應讓妳回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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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萱：第二個「一段愛情各自表述」出現了！ 

愛玲：我沒有必要為了挽回這段感情撒這些謊吧？只有輸家才要使那些見不得人

的手段？ 

郁芬：誰使手段？誰是輸家！風風光光穿著白紗禮服走入結婚禮堂的是我彭郁

芬，不是妳孫愛玲。 

愛玲：阿平和妳步入禮堂時的心情不是喜悅，是同情，是無奈，妳所謂風風光光

的結婚儀式根本是用一場精心設計的跳樓鬧劇騙來的獎賞。 

（郁芬極度不耐煩） 

郁芬：我沒有跳樓！沒有！ 

愛玲：妳沒跳樓躺在加護病房的是誰？請問面對著病危通知書，阿平能告訴妳，

他選的是我不是妳嗎？ 

郁芬：事情根本不是你想像的那樣，那天我站在天台的女兒牆上，正當我猶豫徬

徨的時候，阿平終於出現了，我逼著他給我一個答案！結果就、、、、、、 

 

（郁芬突然激動的搶過愛玲的頭套，順勢戴到自己的頭上，硬拉著愛玲跑向上舞

台區的平台上，模擬當時天台圍牆邊的實況，他們的方位向下跳，正好是彈簧

床的位置，郁芬入戲扮演阿平） 

郁芬：郁芬！妳為什麼不相信我愛的是妳呢？難道我先前所付出的一切都是假的

嗎？既然妳不相信我對妳是真心的，那我活著還有什麼意思！我死給你

看、、、、、、啊！ 

（郁芬踩在牆邊，一時失去重心，跌落在彈簧床上，這一下摔的不輕，四腳朝天。

愛玲站著發愣，沒找到頭緒） 

郁芬：唉唷！唉唷！唉唷！妳幹麻不拉住我啊？ 

愛玲：我拉住妳！等等！妳剛剛演的是阿平？ 

郁芬：廢話！不然我戴頭套幹麻！ 

愛玲：妳是說墜樓的是阿平？ 

郁芬：沒錯！ 

愛玲：那怎麼會？ 

（愛玲百思不得其解） 

子萱：哇塞！這太勁暴了，跳樓的是老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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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玲：後來呢？後來發生什麼事？ 

郁芬：後來阿平就活活讓妳給摔死了！ 

愛玲：我！ 

郁芬：妳得及時拉住我，不對，是拉住阿平！ 

子萱：拉他一把，再演一次。 

（愛玲迅速扶起郁芬，兩人又回到平台上，入戲） 

郁芬：郁芬！妳為什麼不相信我愛的是妳呢？難道我先前所付出的一切都是都是 

假的嗎？既然妳不相信我對你是真心的，那我活著還有什麼意思！我死

給你看、、、、、、啊！ 

（郁芬過度激動，失去重心，跌落牆外） 

愛玲：阿平不要！ 

（瞬間，愛玲拉住郁芬） 

郁芬：郁芬！救我！救我！我不想死啊！ 

（郁芬的雙腿在牆外奮力的掙扎著） 

愛玲：阿平！阿平別怕，我抓住你了，我抓住妳。 

（終於，在愛玲的幫忙下郁芬連滾帶爬的回到平台上，兩人緊張的喘著） 

郁芬：我的媽啊！嚇死我了！嚇死我了！ 

（未料，郁芬一翻身，撞了愛玲一下） 

愛玲：啊、、、、、、 

（愛玲跌落平台，摔的比郁芬還慘） 

郁芬：郁芬！ 

（現場靜默許久） 

 

（郁芬看著躺在床上的愛玲，心生憐憫，上前關心） 

郁芬：喂！喂！你還好吧？ 

（愛玲這才哭出聲來，漸漸的哭泣聲越來越悲慘，之前的伶俐全消失了，像個洋

娃娃被搶走的三歲小女孩） 

郁芬：對不起啦！到今天才把實情告訴你？ 

愛玲：虧我們姊妹一場，妳幹麻不早說啦！ 

郁芬：是阿平要我幫他保守這個秘密的，他說真相如果傳出去的話，他會很沒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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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 

子萱：後來孫阿姨一方面自責，一方面擔心妳又做傻事，所以就去了美國！ 

郁芬：他到美國之前我們根本沒機會碰面。當我轉到普通病房的時候，妳爸跟我

說她已經決定去美國的消息，當時妳爸還說他很擔心她獨自一個人出國，

生活費可能沒有著落，所以我趕緊把妳外公準備的支票交給你爸，讓他轉

交給她。 

（原本不說話的愛玲緊張的站了起來） 

愛玲：我根本沒見過什麼支票？我在美國的生活費是在餐廳洗盤子賺來的，我從

來也沒拿過你們家的錢！ 

郁芬：那就怪了，支票明明很快就兌現了。（思索片刻）啊！那輛賓士！ 

愛玲：什麼？ 

郁芬：（洩氣）我出院的時候，阿平開了一輛全新的賓士敞篷跑車來接我。 

（真相大白，愛玲郁芬顯然難以接受，極度沮喪，兩人定格） 

 

子萱：好了！我想不需要再多作解釋，事實已經非常明顯。他們之間的這段三角

戀情沒有任何的解讀空間，真相只有一個，她們倆碰上了滿嘴花言巧語的

愛情金光黨！於是，在接下來的兩個小時內，情況有了一百八十度的逆轉 

，這兩個水火不容的女人居然開始大和解！起初她們一人一句把爸爸批評

的一無是處，接著甚至是強迫我飾演爸爸，讓他們發泄練習如何痛扁那個

愛情大騙子。 

 

（郁芬突然拿著禿頭套遞給子萱） 

子萱：媽，妳幹麻？ 

郁芬：換妳演爸爸了！ 

子萱：我？你們玩吧，我沒興趣？ 

愛玲：憑什麼從戲一開始我跟你媽演的汗流浹背都快暴斃虛脫了，妳只需要在那

看戲，講風涼話？ 

郁芬：沒錯！輕輕鬆鬆唸幾句 OS 就想領演出費，天底下有這麼便宜的事嗎？ 

愛玲：把頭套戴上！ 

子萱：我不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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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芬：戴好！ 

子萱：我不要玩啦！ 

（郁芬、愛玲逼上，想強迫子萱戴上頭套，子萱四處閃躲） 

子萱：妳們不要衝動！我不能演！我真的不能演！我演了，喜劇就變成悲劇了

啦！ 

愛玲：這輪不到妳操心，是喜劇還是悲劇讓觀眾自己決定。快演！ 

（愛玲抓住子萱，郁芬硬將頭套套在子萱頭頂） 

子萱：都說了我不想玩了！ 

愛玲：郁芬，我先來，看我怎麼修理這個殺千刀的！ 

郁芬：好，愛玲加油！ 

愛玲：快點開始吧。 

（愛玲摩拳擦掌躍躍欲試） 

子萱：開始？妳總得給我一些情境的提示，這樣没頭沒尾的我不會演。 

愛玲：情境？隨便，這是我家？妳爸厚著臉皮來找我。 

 

（愛玲迅速入戲躺到沙發上一臉不悅，焦躁的拿起遙控器隨意的轉台，演技頗為

自然。子萱仍猶豫該不該入戲配合，片刻，郁芬失去耐性推了子萱一把） 

郁芬：演啊！妳幹麻？ 

（子萱嘆了一口氣，無奈入戲飾演阿平。她退到一旁，開鎖推開虛擬的門，鬼祟

的走入，翻身發現愛玲正瞪著自己，一臉膽怯） 

子萱：愛玲。 

（愛玲冷眼看子萱，子萱故作鎮定，堆起笑臉） 

子萱：還沒睡啊？餓了嗎？我去幫妳煮宵夜？ 

（愛玲還是同樣的表情沒有回應） 

子萱：（試探）生氣了？小寶貝？ 

（片刻，愛玲憋著氣，緩緩的起身舉起手臂，顫抖著） 

愛玲：你！你！ 

（眼看愛玲的巴掌就要揮下，子萱應聲跪下，雙手捏著自己的耳垂，一臉無辜的

看著愛玲裝可憐） 

子萱：愛玲！我錯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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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玲盯著子萱，幾度想狠心想動手，終究還是下不了手放棄出戲） 

 

愛玲：（出戲）媽的！好賤喔！ 

郁芬：妳幹麻不動手啊？火辣辣的給她一巴掌！ 

愛玲：太賤了！實在太像了，妳女兒跟阿平根本是一個模子刻出來的！ 

子萱：（出戲）他是我爸當然像。 

愛玲：她的神韻真的太像了，尤其是裝無辜的表情，不信你自己看。 

（愛玲拖著子萱到郁芬身旁，郁芬看著子萱） 

子萱：像不好嗎？像打了才過癮不是嗎？ 

愛玲：這麼像我、我、我、、、、、、 

郁芬：打不下手？ 

愛玲：不是，我演不下去！ 

郁芬：那還不是一樣啊！ 

（愛玲懊惱的坐回沙發上，痛苦的抱著自己的頭喃喃自語） 

愛玲：怎麼會那麼像，怎麼會這麼像、、、、、、 

郁芬：演的像也嫌，不像也嫌，妳到底想不想玩啊？ 

（愛玲根本沒聽見，依舊持續痛苦喃喃自語） 

子萱：不要勉強她，或許是太寫實了，她無法面對那麼殘酷的阿平與自己。 

愛玲：這不是真的，這不是真的，一點也不真實，那只是妳杜撰的想像。 

（子萱被激怒了） 

子萱：杜撰？妳是說我瞎掰嗎？再往下演，當著我媽的面再往下演，妳就知道我

是不是瞎掰！ 

愛玲：不要！我不要！ 

子萱：很難演嗎？大影后，我幫妳忙，我帶妳入戲。 

（子萱粗暴的拉起愛玲，深情款款的看著她，子萱入戲，愛玲被動的配合著） 

 

子萱：（挑逗）接著我就該親親妳的小嘴，記著！別那麼快讓我得逞，妳要閃躲

要反抗，不過那只是挑起情慾的前戲，很快的我們狂野扒掉對方的衣服！ 

（愛玲激動的推開子萱，出戲。不過子萱仍在戲裡） 

愛玲：妳幹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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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萱：還沒等到我們躺到床上，我們早就赤裸裸的坦承相見了呢！ 

（子萱將愛玲推倒在床上，終於她停手了，邪氣且放肆的笑著） 

愛玲：神經病！神經病！妳有神經病！ 

子萱：（出戲）妳不用這麼看著我，所有的過程我演的一清二楚，妳敢說不像嗎？

妳不覺得我的演技一點也不比金鐘獎影后差？ 

（愛玲無言以對，片刻） 

郁芬：（緊張）你們現在在演戲嗎？這是真的嗎？是真的嗎？（對子萱）妳怎麼

知道這些細節？怎麼知道的？說話啊！子萱！ 

子萱：那年妳到日本去旅遊，爸把我帶到孫阿姨家去住了幾天，他們以為我睡著

了，其實我清醒的很，睜著雙眼看著另一個女人和爸爸上床。（嘶吼）當

時我只有七歲！ 

（子萱再也克制不了，崩潰的哭著） 

郁芬：你們居然當著孩子的面、、、、、、孫愛玲！ 

（郁芬發狂似打著愛玲，愛玲默默的受著） 

愛玲：郁芬對不起。 

（郁芬並沒有停手，直到她精疲力竭，越來越沒有力氣） 

 

子萱：（冷冷的）打夠了？就算你把她打死也解不了妳恨，更撫平不了對我的傷

害。 

（郁芬愧疚，緊緊的抱著子萱） 

郁芬：是媽對不起妳！媽沒有把妳照顧好。 

子萱：你們這樣彼此虐待有意義嗎？爸會這樣純粹是你們兩聯手縱容的結果。 

郁芬：媽不會再讓他們這樣對妳。真的！ 

子萱：來不及了！早在爸動手打妳，妳卻輕易原諒他的時候就已經來不及了！ 

郁芬：子萱！ 

愛玲：阿平動手打妳？ 

郁芬：沒有，沒有，妳別聽他亂講！ 

子萱：妳也不敢承認嗎？你還想袒護她嗎？好！我演給妳看！ 

 

（子萱激動入戲，扯著郁芬的頭髮殘忍的將她甩到牆邊，郁芬驚恐退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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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萱：（入戲）告啊！妳再到妳爸面前去告狀啊！去啊！ 

郁芬：（入戲）我不敢了！我不敢了！ 

子萱：不要臉的女人！ 

（子萱激動的逼迫郁芬，愛玲連忙勸阻） 

愛玲：子萱！子萱！我們不玩了，我們不玩了！走，我們離開這。 

郁芬：看清楚，我是妳媽！ 

子萱：亂講，在戲裡我是阿平，她是那個懦弱卑微任由我予取予求的彭郁芬。 

（子萱推開愛玲，對著郁芬繼續入戲） 

郁芬：來啊！郁芬，接下來妳要哀求我上妳，這樣妳就可以安慰自己，我的心還

是屬於妳的，第二天老子再打妳又上妳，第三天老子還打妳上妳，（加快

節奏）打妳、上妳、打妳、上妳、打妳、上妳、打妳、上妳、打妳、上妳， 

      十八年來這成為一種慣性、定律、真理、儀式，一種爸控制妳的儀式。 

郁芬：閉嘴！ 

（郁芬一巴掌打向子萱，子萱捂著臉膽怯） 

愛玲：子萱！走，我們回家，逃離這個詛咒的遊戲，走，我們走！ 

（子萱恍惚的看著郁芬，恐懼退縮，錯將郁芬認成了父親） 

子萱：啊！爸！求求你別再打媽了，求求你！你想怎麼樣我都答應你！（扒開外

衣）求求妳別再打媽了！爸！ 

（現場靜默） 

（片刻，郁芬淒厲哀嚎回蕩在劇場中） 

（燈漸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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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聲 

 

時空設定：接續上一場，台北近郊某汽車賓館 

人物：郁芬、愛玲、子萱 

 

（天幕：投影畫面淡入，重複投影序場所安排的一系列捉姦圖片） 

（舞台：與序場相同。愛玲郁芬隨著音樂節奏從舞台兩側走出，相互摹仿扮演著。 

       光圈漸亮，子萱蜷著身軀畏縮坐在地板上，望著腳邊 DV的監視螢幕，

子萱 OS出） 

 

子萱：（OS）故事說到這該是結束的時候了，還記得隔壁傳來的叫床聲嗎？當我

們離開汽車賓館的時候，在走道上碰見了爸和她第N個情婦，原來當我們

在玩角色扮演遊戲的同時，他們正在隔壁房裡打的火熱！爸並沒有因此付

出慘痛代價，媽和孫阿姨居然可以隻字不提，當作什麼也沒發生。不過我

並不怪他們，因為有時候連我自己也分不清楚遊戲所揭露出的究竟是真相 

，還是指是一齣虛假的「戲」？漸漸的我們三個人都愛上了這個受詛咒的

扮演遊戲，因為只有在遊戲中正義才得以伸張，我們的心靈才得以救贖。 

 

（舞台：燈漸暗。愛玲與郁芬持續摹仿著，永無止境的摹仿著） 

 

劇終 


